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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煎饼

赣榆人的主食
煎饼，是赣榆人的主食，也是赣榆土产之一。赣

榆人只要有了煎饼，一日三餐无忧，就不怕饿肚子
了。煎饼由于美味可口，便于携带储存，因此又是赣
榆人外出旅行、出差办公、打工求学首选的自带食
品和馈赠亲友的上乘礼品。

煎饼， 发源于山东沂蒙山区， 盛行于鲁南、鲁
中、鲁西及苏北一带。赣榆地处苏鲁交界，历史上曾
属山东，地理环境上属沂蒙山余脉，民风习俗与齐
鲁大致相同，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之一。俗话说：
“山东山东，煎饼大葱”，当然也就包括赣榆了。

制作煎饼的原料很多，小麦、玉米、高粱、山芋
以及现在已不多见的糁子、穄子，但凡能磨出面粉
或制成稠糊状的五谷杂粮都能烙出煎饼。如果把这
些杂粮掺在一起，烙出的煎饼味道更香，营养更丰
富。用广告语言说，五谷杂粮乃绿色食品，源于大自
然的馈赠，食后必延年益寿。

常吃煎饼，确实有利健康。煎饼口感筋道，食用
煎饼需较长时间的咀嚼，因而可生津健胃，促进食
欲。吃煎饼要有牙劲，能锻炼面部神经，促进面部神
经运动，有益于保护视觉、听觉和嗅觉神经的健康，
甚至活络全身筋骨，吃一顿煎饼，等于做了一次全
身的体育锻炼。有广告词说：“牙好，胃口就好！”的
确不错，常吃煎饼，牙口就好。赣榆人之所以长寿，
高龄的老人比较多， 与长年吃煎饼是分不开的。过
去问候老人身体状况能怎么样？老人一般回答是：
“还行，还能咬动煎饼。”以还能咬动煎
饼来证明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这
大概也是赣榆人独有的检验自己身
体是否健康的最简便的方法吧。

吃的方式很多
煎饼，吃的方式很多，简单的有，复杂的也

有。便宜的有，奢侈的也有。有卷着菜肴吃的，也有
空口吃的，总之煎饼吃起来很方便。农民下地干活，
捎张煎饼， 菜园边上顺手拔棵大葱或摘个辣椒，择
一择，卷在煎饼里，边走边吃，又饱肚子又省事，尤
其是农忙的时候，绝不耽误农活；渔民近海小取，捎
几张煎饼，小包袱腰上一拴，饿了，随手捞个小虾小
蟹卷在煎饼里，香里透着鲜；上学的、上班的，起晚
了买根油条，割块黄粉，卷起来，边走边吃，到校了，
到单位了，肚子也吃饱了；过去农村的孩子到县城
求学，远的寄宿、近的走读，哪一个不是捎煎饼，捎
咸菜。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赣榆农村出来的
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吃着煎饼学到了知识，迈进了
大学的校门。甚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到县
里开会，哪怕是最隆重的三级干部大会，会议通知
最后一句总是自带干粮，只管茶水。哪怕你是大队
书记，乡镇长，脱产的、不脱产的，一律不管饭。中午
休会，吃着自带的煎饼，喝着公家的茶水，就是干部
待遇了。即使是今天农民工进城干活，大多数还是
自带煎饼，一是节约省钱，二是煎饼垫肚子充饥，吃
饱了干活有劲。因此有人说，煎饼是世界上最方便
实惠的快餐和即食产品，一点也不比麦当劳、肯德
基差。所以著名诗人徐明德在《我们赣榆人》中就曾
高歌吟唱：“我们享山川之饶， 我们受渔盐之利，山
珍、海味，百样佳肴，我们都曾尝遍，最香的还是，煎
饼卷大葱。”

煎饼产生的历史，很悠久，大致可以追溯到距
今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制作煎饼的主
要工具是磨和鏊子，在粉碎机、煎饼机产生之前，没
有磨和鏊子，是无法烙出的煎饼。

据史籍记载，磨是鲁班发明的。鲁班（公元前
507—444年），姬姓，公输氏，名班，春秋战国时期鲁
国人，所以又称鲁班。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科学
家、发明家，土木建筑的鼻祖，木匠的祖师爷。鲁班
制造过攻城用的云梯和战舟用的钩钜，直至二战时
仍在使用，他用竹片和木料制成的飞鹊，能载物连
续飞行3天，精巧之至，可谓今天航天飞行器的始祖。
在鲁班发明磨之前， 人们加工粮食是把谷物放在石
臼里用杵来舂捣，既慢又累。鲁班看见母亲每次舂麦
都累得满头大汗， 就琢磨着怎样把杵臼的上下运动
改变成旋转运动，后来就发明了用两块坚硬的圆石，
各凿成密布的浅槽，上下以轴固定合在一起，用人力
或畜力推拉使它转动， 把谷物顺槽送入磨成粉状或
糊状，使杵臼的间歇工作变成连续工作，这样就大大
地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于是磨就产生
了。

鲁班发明的磨有许多种，大的用畜力拉，小的用
手拐，一般的都是用人推。今天，有了粉碎机，磨已成
为历史。但当年，磨的产生，是粮食加工工具的一大
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试想一种极其普通
的但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工具能够一直沿用
数千年，可见这种发明多么伟大。

发展与鏊子密不可分
再说鏊子。鏊子的出现比磨要早得多。相传远古

时期就有了鏊子，但那是石头的。原始部落时期还曾
出现过陶制的鏊子，就像今天的大砂锅。夏商周时期
的代表物是青铜器，所以那时的鏊子应是青铜铸的，
其时鏊子不但是制作食品的工具，还是一种刑具，叫
炮烙， 殷纣王就曾用这种酷刑诛杀反对自己暴政的
大臣失去民心而亡国的。战国时期，铁的出现使鏊子
得以大量普及，并一直沿用至今。应该说煎饼的发展
历程与铁鏊子的出现是分不开的。

鏊子，三条腿，腿高约6—7公分，中高边低，形同
大龟，极像海中的大鳌，因此音鏊。据传说，渤海中有
一巨大的龟，名鳌，背负海中蓬莱、方丈、瀛洲三神
山，故三足。久慕沂蒙山物华天宝，风景秀丽，某日乘
大潮游览沂蒙，兴之所至竟忘归，及潮退，不得回，遂
滞山中。今沂蒙山腹地深处，有一天然的石鳌子，三
条腿，龟形，面向大海，昂首东望。这大概就是鏊子的
原形了。

关于鏊子和煎饼， 还有一种传说是诸葛亮发明
的。说的是诸葛亮辅佐刘备之初，兵不过三千，将只
有关张、兵微将寡，常打败仗。有一次在徐州附近又
被曹操打败，被曹兵一路追杀逃向沂蒙山区。刘备的
军队为了逃命， 所有辎重， 甚至连做饭的锅都丢弃
了。幸亏诸葛亮熟悉家乡的地形，沿着沂、沭河七弯

八拐钻进大山深处，这才甩掉追兵。曹军将沂蒙山围
得水泄不通， 刘备率军几次突围都没成功。 几天下
来，将士饿得连路都走不动，没有锅灶，看着粮食吃
不上饭。还是诸葛亮有办法，他叫伙夫用沂河水将面
粉和成糊状， 将鸣金收兵用的大铜锣用石块支在地
上，底下点火烧热，将面糊舀在锣上，用木棍摊平，很
快就煎出了香喷喷的薄饼，将士食后气力顿生，士气
大振，一鼓作气，杀出重围。后来沂蒙山区的百姓就
学着诸葛亮的办法做出了煎饼。

煎饼和鏊子是不是诸葛亮发明的， 我们无需考
证，但煎饼盛产于沂蒙山区，却是不争的事实。沂蒙
山区的女孩子，到了十二三岁，母亲就要严教其学烙
煎饼，并以烙不好煎饼找不到好婆家相威胁，因为煎
饼是家家户户每餐必备的主食，作为家庭主妇，不会
烙煎饼，那是一大缺憾，将被认为不会过日子，是被
人瞧不起的。所以，那时农村妇女个个都会烙煎饼，
真正是家家支鏊子，户户烙煎饼。

煎饼流行于山东大部分地区 （唯胶东人不吃煎
饼），故有“山东，山东，煎饼大葱”一说。苏北地区的徐
州、连云港、宿迁一带因靠近山东，历史上也曾多次归
属山东，风俗习惯相近。因此也是煎饼的主产区。福建
客家人也吃煎饼，当是两晋、两宋时北人南迁传过去
的；东北人也有吃煎饼的，那是明清时山东人闯关东，
不但拖儿带女，还带着鏊子。因此，煎饼也传到了东三
省。近些年，北京、上海、广东、新疆人也盛行吃煎饼，
不外乎也是山东或苏北人北上南下闯世界带去了这
一美食。毫不夸张地说：“有山东人的地方，就有鏊子，
有鏊子的地方，就有煎饼香。”这里所说的山东人，当
然也包括我们赣榆人了。 因为赣榆与山东村庄比邻，
阡陌相连，鸡犬之声相闻，风俗习惯相同，历史上曾多
次归属山东，1953年才划回江苏。

赞美的诗词文章和传说颇多
煎饼是久负盛名的食品， 历史上赞美煎饼的诗

词文章和传说典故也很多。东晋王嘉《拾遗记》：“江
东俗称，正月二十日为天穿日，以红丝缕系煎饼置屋
顶，谓之补天漏。相传女娲以来是日补天地也。”南梁
宗懔《荆楚岁时记》：“北人此日（指正月初七人日这
一天）食煎饼，于庭中作之，支薰火，未知所出。”隋代
侯白《启颜录》中曾记述北齐高祖大宴群臣时出过一
个谜语与众同乐，谜底就是煎饼。

历代赞美煎饼的诗文很多，唯清代大作家、史学
家，吃着煎饼长大的山东人、《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
龄的《煎饼赋》写得最为绘声绘色：“溲含米豆，磨如
胶饧，扒须两歧之势，鏊为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勺，

经火烙而滂，乃急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蚁行，黄白
忽变，斯须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热铛，一翻
手而覆手，作十百于俄顷，圆于望月，大如铜
铮，薄似剡溪之纸，色如黄鹤之翎，此煎饼
之定制也。”

蒲松龄是文学巨匠，故事大师，不但《聊
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

为我国文言文短篇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代
表作，就连一篇《煎饼赋》都写得如此优美耐读，
将制作煎饼的详细过程用生花妙笔描写得栩栩
如生，令人读来，如临其境，似有煎饼香味飘来。
真不愧是吃着煎饼长大的文学大师也。

煎饼不但好吃，还便于携带，易于贮存，好手
烙的煎饼存放个把月都不会发霉变质。 吃煎饼有菜
行，没菜也行，都能吃饱，是出门在外首选的“干粮”。
有专家考证， 当年徐福跨海东渡捎带的干粮就是煎
饼，想起来，很有道理。徐福是赣榆人，赣榆是煎饼的
主产区，徐福也是吃着煎饼长大的，自然知道煎饼的
优点。率童男女，五谷百工在苍茫的大海中寻找根本
就子虚乌有的三神山，求长生不老药时，捎带煎饼做
干粮是最佳选择。煎饼的吃法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
吃法是卷菜吃，什么菜都能卷，肉、蛋、鱼、虾、大葱、
辣椒，十分快捷方便。简单的，复杂的，昂贵的，便宜
的菜肴，卷在煎饼里吃都很香。今天日本人的主食快
餐三明治，用面包片卷着菜吃，很有可能就是徐福传
给他们的。徐福在日本被尊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
医药之神， 因为徐福率童男女和百工在大海中历尽
千难万险，到达日本熊野、九州等地登录后，发现了
这块风水宝地，“止，王不来”，干脆不再走了，自己做
了“王”，不回来了。在那里开拓土地，繁衍生息，并利
用带去的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文化知识，教
授当地土著农耕、狩猎、捕鱼、锻冶、制盐、酿造、纺织
等技术，还给日本人民传授医术、针灸等先秦文化，
给日本社会带来福祉和动力， 使日本列岛由绳文时
代突进到弥生时代。 所以说徐福当年很有可能把铸
鏊子，烙煎饼的技术也传授给了日本人。日本人今天
三明治的吃法也就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人用煎饼卷菜
吃的方法中学习、演变而来。当然这仅是一种猜想，
还有待于专家学者进一步地研究考证。

八年抗战山东战场立下功劳
煎饼和鏊子是不是徐福带到了日本有待于专家

研究考证， 可煎饼养育了山东抗日军民最终打败了
日本侵略者却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武装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创造了世界战争
史上的一大奇迹。而在山东抗日战场，山东抗日军
民是吃着煎饼，喝着糊涂，扛着大刀红缨枪，用步枪
和地雷支撑了敌后抗战，并最终打败了日本鬼子取
得了胜利。八年抗战，山东战场，煎饼做军粮，功莫
大焉。

全面抗战之初， 中共山东省委遵照党中央的指
示在全省范围内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武装起义，创
建了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春，罗
荣桓、 陈光又奉党中央、 毛主席之命率八路军主力
115师东进抗日来到沂蒙山区。 沂蒙人民家家支鏊
子，户户烙煎饼，用最好的伙食，支援子弟兵。但沂蒙
山区本来就很穷，加上日伪顽残酷的“扫荡”封锁，人
民生活更加困难，经常是吃上顿没下顿。即使这样，
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忍饥受饿，也要省下最后一瓢
粮，献出最后一块布支援主力部队。但几万人马集结
在贫困的沂蒙山区，吃饭仍是大问题。指战员们最好
的伙食就是盼望能吃上一顿真正粮食做的煎饼，可
那时就连这样的要求都达不到。因为敌人的封锁，加
上天灾，后勤供应十分紧张，拿钱都买不到粮食，指
战员们几乎天天吃带壳的高粱、糁子掺着地瓜藤、花
生壳烙成的煎饼，这样的煎饼卷着吃不好咬，很硬，
一咬一摇头，战士们戏称为“摇头饼”，可怜那些长征
过来的南方指战员，从小到大哪吃过煎饼，都是捧在
手里转圈吃，战士们戏称为“读报纸”，每逢开饭发下
煎饼，各种吃相都有。山东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就是吃
着这样的煎饼，坚持战斗，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
岁月，并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那时，有一副对联，几
乎贴遍了根据地的家家户户， 上联是：“烙煎饼支援
八路”，下联是：“打鬼子保家卫国”，横批是：“全民参
战”。1943年11月，八路军滨海军区举行赣榆战役，主
力部队集结在城头，吴山一带，根据地老百姓主动为
战士们准备干粮，凡是能拿动磨棍的，不分男女老幼
都去推磨；只要会烙煎饼的，不论大闺女，小媳妇、大
嫂子，老婆婆，都去烙煎饼，鏊子不够用，人歇鏊子不
歇。 厉庄区郭大娘家娘仨连轴转， 一天一夜烙煎饼
180斤，被评为拥军模范。一张小小的煎饼，传递的却
是浓浓的军民鱼水情。

徐圩化工厂往事六则

徐圩盐场化工厂始建于1958
年，是“大跃进”的产物。当时，为
了苦卤综合利用， 各工区都土法
上马兴建小化工厂，人工操作，钢
板锅熬制氯化镁， 负荷重， 产量
低，产品单一，效益低下。当时有
大高圩、公头圩、朱头圩、老唐圩、
宣六圩、小李圩，西二圩、大瑞二
圩等8个小化工厂，拥有化工职工
和家属（临时）工200余人，业务统
属场化工股领导。 其中大高圩化
工厂规模较大，拥有职工百余名，
主要设备有3米4米1.4米钢板方锅
3口，其他化工厂则有1.2米铸铁锅
7口。主要是生产光卤石、钠镁肥、
卤块（氯化镁）三种产品，年计产
光卤石1500旽、钠镁肥3000吨、卤
块2000吨，由市场统一经销。这批
小化工厂终因煤炭紧缺、 成本太
高，在投产一年以后，相继停产。
只有大高圩化工厂运行到1961年
4月，即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停产，职工改为盐工。

1992年， 省盐业公司成立黄
海化工集团， 徐圩化工厂由黄海
化工集团承包经营。

1995年初， 黄海化工集团承
包期满后， 徐圩化工厂回归徐圩
盐场。

1998年6月，江苏金桥盐业公
司决定， 将徐圩化工并入台南化
工厂， 整合组建金桥盐业公司银
海化工厂，生产计划单列，由台南
盐场管理。

2014年1月，银海化工厂整体
划归金桥盐化集团化工事业部。
同年11月，银海化工厂停产倒闭。
从此，湮灭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虽
然这个厂不在了， 但有些事在脑
海中却永远挥之不去。

儿时记忆
我记忆中的徐圩化工厂，由

大化工、小化工、覆晒滩、宿舍区
四大部分组成。 生产产品车间有
氯化钾车间、氯化镁车间、溴素车
间，辅助车间是锅炉车间、机修
车间、化验室。生活服务设施有
食堂、托儿所、茶炉房、澡堂、理
发店、集体宿舍、职工宿舍、篮球
场、乒乓球室、徐圩地区最高的
电视接收天线和电视机。厂门口
有小卖部、汽车站，厂内水塔除
供化工厂和宿舍区职工用水外，
在厂大门口设有管道，为各工区
小组前来接水的船供水，由供水
船把水运到盐场圩下各家各户。
厂内二十四小时灯火通明、 热气
腾腾，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
精神抖擞，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化
工厂在当时徐圩盐场是大家向往
的地方。

看电影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看电影

对于我们盐场人来说是最大的
福利，徐圩场里有专门的电影队
为盐场各工区和单位放电影。场
部、化工厂、新生工区放电影我
们都去看。 记得我和同学沈涛、
刘斌三个约定， 沈涛家住在场
部，如果场部放电影由他负责搬
板凳，在化工厂放电影我负责搬
板凳占好位置，到新生工区看电
影由刘斌负责。有一次和同学李
洪成两人走了十几里路到西港
工区看了一次电影，在西港还碰
到了同学古巧琳。

在看电影的记忆中， 我们化
工厂不但晚上可以看电影， 白天
也经常放电影。 那时电影胶片是
客运班车从新浦带来的， 如果是
上午胶片到场部，来的是新电影，
又因排放电影的计划安排在很远
的工区， 无论安排场部和工区跑
片， 场电影队会主动联系化工
厂， 安排白天在化工厂试看。特
别是在放寒暑假期间，我们这些
化工厂的小孩早早就跑到存放
草包的大仓库里，因大仓库窗户
隔起来室内就黑了，看电影效果
非常好。我们把成堆的草包围起
来，人躺在里面美美地观看着电
影，有时候被保卫科人发现不让
搬草包躺着， 我们也是口头答
应， 等电影一放又开始搬草包
了。 那个年代我们每个星期看二
三场电影是常事。

爬水塔
化工厂有一座水塔， 高20多

米。应该是最高点，因为塔要往各
车间供水，如果低于车间高度，水
压不上去。 水塔的取水口在两个
位置。第一取水口在东陬山闸，第
二取水口在化工厂边烧香河。小
时候我们化工厂这些小孩到车间
爬楼玩，找铜卖都是经常干的事，
唯有水塔不敢爬。

水塔内部是圆形，没有楼梯，
只有钢筋镶嵌在水泥墙上， 形成
凹字形， 人要徒手抓住钢筋往上
爬，爬到三分之二位置，有一个小

门，还要从塔的外面往顶部爬，一
般人没有这个胆量爬水塔。

有一年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
在水塔边的池塘里游泳，衣服就放
在水塔边，不知谁提议爬水塔玩到
上面看看。并且打赌人人都要上。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尾随大家往上
爬，爬到三分之二小门处时，往外
面一看，顿觉天旋地转，吓得二腿
发软，双手扶着楼的地面站都站不
起来。（在）再想往回下，根本没有
力气，直冒冷汗。小伙伴们见状一
个先下让我尾随，上面一人在我后
面下，上下都有人带着我一格一格
往下降，终于平安到达塔底。这是
我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登过高，现在就是站在
楼顶我也站得远远的，所谓的恐高
症就是这样被吓成的。

洗澡堂
我小时候是在猴嘴化工厂长

大的，夏天到大草河洗澡、春秋和
冬季在厂里洗澡， 如果遇到厂里
大修可以到猴嘴街上澡堂洗澡。

1972年， 我家从猴嘴搬到徐
圩化工厂， 因化工厂没有房子暂
时安置到新滩工区一组住了有一
二年， 才知道冬天洗澡是一个大
问题。那时场部在辛高圩，辛高圩
澡堂平时不开， 只有春节前后才
开几次， 从新滩一组走到街上洗
澡要走十几里路， 但是能洗上一
次澡也是很奢侈的， 一个冬季难
得洗上几次。那个年代，很多人因
为长期不及时洗澡身上长虱子，
那种生活状态现在的孩子们是没
有经历过的。

后来家搬到化工厂洗澡问题
彻底解决。我们化工厂氯化钾车间
是几十人的大澡堂，氯化镁车间澡
堂中等，锅炉车间澡堂24小时都有
热水，只有溴素车间最小气，不是
本车间工人家属不让进。有了澡堂
好像获得新生一样，春夏秋冬几乎
每天都去洗澡，一直到现在这个习
惯都没有改变。

拾二炭
化工厂有两个锅炉房，一个是

锅炉车间另一个是氯化镁车间，二
个锅炉都是烧煤。煤进入锅炉，煤
面烧成粉状煤渣，而煤块如果烧不
透就是块状，也就是我们小时候拾
回家烧火用的“二炭”。

锅炉房是三班制，每个班在交
接班时会清理炉膛，把煤结石打扫
干净交班。煤渣温度高工人们用水
降温后用手推车推出倒掉，交接班
时是拾二炭最好时机，每天到时间
化工厂家属们就会提着篮子去拾
二炭， 我们这些小孩如果不是钓
鱼，替家里做些能做的事就是拾二
炭。大人们会在天还没亮时赶早拾
小夜班出炉的二炭， 等到我们去
拾， 二炭已经被前面人拾好几遍
了，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满满一篮子
回来，早去的大块让他们拾走了，
总有漏网之鱼我们拾点小块的，拾
满就行。拾二炭看似简单，其实也
是技术活，如果你是初次拾，一定
会把大块的煤矸石拾回家，到家后
不能烧还会被大人说上几句。我们
小孩拾二炭没有耐心，会拾点二炭
放在边上，然后偷偷跑到煤堆上捡
原煤块放在篮子底下，上面盖上二
炭，然后大摇大摆地经过了大门回
家。拾回家的二炭堆起来自家烧不
完，农村来亲戚会带点山芋瓜果类
特产，我们也会给点二炭和沙光鱼
干让他们带回去。拾二炭是小时候
必修课，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承包
我父亲王统时在20世纪60年

代初由猴咀中学毕业分配在徐
圩盐场机关总机房，后来到西港
工区当统计员，1966年调台北黄
海化工厂，后被连云港市委老中
青三结合调到市委工作，记得那
时在新浦我们家住在通云旅社。
特殊年代我父亲又回到了黄海
化工厂并于1972年全家调到徐
圩新建化工厂，他在化工行业干
了一辈子。

1992年徐圩化工厂已关停，
省盐业公司成立黄海化工集团，
徐圩化工厂由黄海化工集团承包
经营。 黄海化工集团领导找到我
父亲，让他承包化工厂，主要生产
氯化镁，财务从厂里大账走，资金
不影响使用。我父亲承包后，对氯
化镁车间进行了彻底改造， 新上
了锅炉设备，产品供不应求，购买
产品的货车排队等货， 他除了把
化工厂工人安排上班外， 在农村
又聘用了几十名工人， 高峰时用
工达200多人。家里到处都住满了
前来上班的亲戚。1995年初，黄海
化工集团承包期满， 化工厂回归
徐圩盐场， 省盐业公司派审计部
门对我父亲承包期间账务进行了
审计， 承包合同解除由徐圩化工
厂自行生产， 从此徐圩化工厂历
史走向结束。

□ 王绪益


